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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

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读

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 字以内，书法、
摄影作品不得超过 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556436@qq.com

四月春意浓，树绿花更红。清晨的阳
光，是宁静淡雅的，紫云英的美丽，充满着诱
惑。我是九十四岁的人了，还想踏青到外面
走一走，春天的美景是难得留住的，不要错
过这姹紫嫣红的好时光。家人陪伴着我，开
车来到监利市何王庙，欣赏了几十公里的紫
云英花海。大自然的神奇美妙，让人陶醉，
心旷神怡；紫云英的婀娜多姿，令我心动，浮
想连翩。我从翻身以后紫云英的非凡价值，
想到解放以前紫云英的救命功能，不由自主
地纵情高歌，放声呐喊——

致敬大自然！感恩紫云英！

（一）
我们从容城镇出发，从上车湾镇上堤。

监利的荆江大堤，是防洪功能与生态修复融
为一体，成为生态人文景观带。大堤沿线水
清岸绿，鱼肥米香，美在荆江，美在监利。我
们过了何王庙闸，来到王家巷闸下车，把车
停到堤边的平坦处，然后徒步下堤行走，不
大一会儿，就到了紫云英花海，此时此刻，欣
喜若狂。

我观赏紫云英花海，她把大地装扮得艳
丽多彩。紫云英喜欢抱团生长，茎杆纤细笔
直，能够长出硕大的粉紫花朵，好多花瓣围
绕在中间，她那修长的花蕊，散发着阵阵迷
人的清香。

我蹲下身体，手摸紫云英的身躯，她是
那么小巧玲珑，珍贵清纯，超凡脱俗，惹人喜
爱。很早以前，我知道她叫红花草，以后才
知道，她叫紫云英，不管叫什么名字，她对人
类都是有贡献的，她对自己却是很卑微的。
她美妙的花朵，供人欣赏，她珍贵的身躯，入
泥肥田，她优质的部件，入药健身，她重要的
功能，救人治病。然而，她对社会无所需求，
她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播种的时候，可以漫
天遍地的抛洒，任你扔到哪里，哪里就能生
长。只要到了时候，她一定是一棵棵，一簇
簇，一丛丛，一片片，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平
淡生长，悠然自在，从不怨天忧人，只作付
出，不图回报。

我们监利家乡的人，人见人爱，有诗为
证：“红花绿叶映春晖，生吐芬芳死作肥，愿
将青春化泥土，生命换来稻香飞。”我走到堤
边的王家巷闸时，恰好遇见了监利市农村农
业局退休干部柳德银先生，我们是老熟人。

他曾任分盐区委书记，对紫云英有着深厚感
情。为了推广种植紫云英肥田，他亲自用十
亩田试验，获得成功，然后开现场会、全面推
广。今天，他观赏紫云英花海时，即兴赋诗
一首：

江畔寻芬四月天，琼英如海蝶蜂翩。
谁将春色和云种，撷取烟霞入药田。
我很欣赏柳老先生的诗句，对他表示敬

佩与赞赏。是的！紫云英的一生是短暂的，
每当一阵春雷，一场春雨过后，“草色遥看近
却无”时，紫云英却在四处生长。过了不久，
春雨连绵，田野地埂，路边桥头，到处可见紫
云英开花了，美了大地。你看那椭圆形的小
叶面上，有好多个晶莹剔透分外妖娆的水
珠，滚来滚去与风同舞，令人眼花缭乱。“好
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紫云英凋谢的时
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致敬大自然！感恩紫云英！

（二）
当欣赏紫云英的时候，使我想到了翻身以

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期，有四年时
间，我先后在四个大队驻队，担任工作组长，与
紫云英有过亲密接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监利桥市公社的一个大队驻队，有
天早上，在田间小路上行走，时隔几十年，我
又看到红花草，也就是紫云英，我好高兴啊！
因为解放以后我去当兵，后来转业又分配在
城里工作，一直没有像歌曲唱的那样“走在乡
间小路上”，所以没有机会见到紫云英啊。

这个时候，我发现在太阳照射下，紫云
英闪现着动人的绿色，在春风的吹拂中，轻
摇着小巧的身躯。我蹲下身子，认认真真地
看了一会儿。回忆起年少时，与它在监利的
新洲打过交道——

我住在这个大队三生产队，队长刘修
义，老实忠厚，为人本分，生产套路熟练，工
作认真负责。那个年代的农村，化肥供应非
常紧张，他就按照上级要求，领导农民种植
紫云英，把它当作重要的绿肥，取得了很好
效果。全大队都推广他们的经验，早稻和晚
稻，都获得了大丰收。当时，农村有一些俗
话说得好：“紫草种三年，瘦地变肥田。”还有
一些说法：“花草窖河泥，稻谷长得齐。”那时
讲的紫草与花草，就是紫云英。

我住的是用茅草盖的队屋，这里也是文

化室，生产队开会的场所。队屋附近，有一
大块田，种的是紫云英，她好像旁若无人地
生长起来了，淡淡花儿在随风飘摇，不声不响
散发着青春的火焰。紫云英的叶子柔美无
比，娇嫩，深绿，长得浓浓密密的，让一块农田
就像铺了地毯一样。学生们放学的时候，都
要经过这里，这儿就成了他们的游乐场。他
们追逐赛跑，他们活泼乱跳，他们睡下打滚，
他们席地说笑，他们高声歌唱春天……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麦
子和油菜收割以后，转眼就被牛拉的犁铧把
地垄翻了个底朝天，然后，灌满了水，紫云英
就是这样，在水里一天天腐烂，那水也从清
色变成了褐色，从无味到有了臭味，默默无
闻地消失了……

紫云英是天然的绿色肥料，它的根、全
草和种子可以入药，她的贡献太多太多了。

致敬大自然！感恩紫云英！

（三）
当我欣赏紫云英的时候，想到了解放以

前，我挖它回家拌少数米煮饭吃，让全家度
过难关的一段往事：

我是监利红城乡何赵村贺家湾人，祖祖
辈辈都是农民。1948年冬，国民党抓壮丁，
把我父亲抓到观音乡公所坐牢，家里把4亩
良田卖了，还借了高利贷，凑齐了1300块银
元，才把父亲赎回来，家里从此破产，我就失
学了。在春荒不接的时候，我每天很早起

来，拿着两个布袋子，就到新洲去挖野菜，弄
回家拌米做饭。那个时候的洲上，到处都是
野菜，有红花草（紫云英），兰花草，还有一些
不知名的嫩菜。

因为紫云英是红色的，我对它影响很
深，如果遇到一大片，就很高兴，可以不挪地
方把两个袋子装满，早些回家。这可不是如
今人们说的：“采的是智慧，吃的是情怀。”我
采的是红花草，吃了肚子饱。这是救命草
啊！我到新洲挖满野菜以后，有时候有伴回
家，有时候一个人回家。母亲把野菜收下以
后，细心择菜，妥善放好。有一天中午，我看
到母亲把米饭煮的半熟以后，她用小碗给我
4岁多的侄女，单独盛一点出来，再把野菜拌
到饭里继续煮，正在这时，67岁的祖父突然
跑到厨房，也要用碗盛米饭。母亲说：“这是
给娃娃吃的，她太小了要照顾。”祖父说：“天
天都吃野菜啊，我也熬不住了。”母亲知道，
这一老一小都正是要养身体的时候，她却无
可奈何，祖父很尴尬地走回堂屋，他们都不
声不响的流下了泪水……

这令人痛心的场面，在我年少的心灵
里，留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印记。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永远牢记过去所受
的苦难，永远记住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当我欣赏紫云英的时候，那繁花似锦的
监利大地，让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激情，希望
就在田野上，美丽甜在心窝里。
致敬大自然！感恩紫云英！

感恩紫云英
□ 贺雄

理 发
□ 董川北

石磊站在路口四处张望，他想理个发。很快，石磊发现宽
阔的马路对面有个五颜六色的彩灯在旋转，那是理发店的标
志，他毫不犹豫向对面走去。

距离理发店还有十几米远时，虽然隔着玻璃门，但里面的
摇滚乐已经迎面扑来。石磊一直想不通，为何不少理发店喜
欢播放摇滚乐，有的店甚至吵到震耳欲聋，搞得像乌烟瘴气的
舞厅一样。

石磊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氛围，他只想安静地理个发。
于是，石磊没有选择进去，而是向前面的街道继续找去。

五分钟后，又一家名叫“新感觉”的理发店出现在石磊面
前。这家理发店的玻璃门擦得一尘不染。石磊推门而入，店
里面积虽不大，但装修考究，设备先进。一个俊美的技师迅速
迎上来，一脸笑容地问石磊：“欢迎帅哥光临本店，请问您是本
店会员吗？”

石磊摇了摇头。
技师又说：“那您报下手机号码，我给您开个会员吧？”
石磊听到这里有些反感了，说道：“我不办会员，理个发要

多少钱？”
技师说：“是这样的帅哥，办会员充值的话，500元可以理

12次，很划算的。不办会员的话，单次68元。”
石磊沉默了两秒钟，对技师说：“突然想起还有点事，我改

天再来。”石磊说完，向外走去。
技师跟了两步，在门口很礼貌地送客：“欢迎下次光临。”
走远了，石磊回过头来，看看理发店金光闪闪的招牌，嘀

咕道：“理个发而已，却要我半天的工资，你怎么不去抢钱呢！”
又找了3分钟，在一个拐角处，石磊发现巷子里有个不起

眼的招牌：理发10元。
石磊欣喜不已，径直走了进去。理发店墙角些许斑驳，一

面镜子，几把椅子，别无他物，显得无比简陋。一个双鬓白发
的老师傅，正在替顾客推平头，他用手里的推子指一指靠墙的
椅子，说：“小伙子，你坐一会，还有5分钟。”石磊的确走累了，
一屁股坐下来，刷起手机。

“小伙子，该你啦。”几分钟后，老师傅对石磊说。
石磊换了座位，老师傅一边给他系围裙，一边问道：“小伙

子，来个什么样的发型？”
石磊看看镜子里把整个耳朵已经盖住的头发，问道：“师

傅，您觉得，我这头适合理什么发型？”
老师傅不假思索：“飞机头，精神。”
石磊点点头：“行！”
老师傅的推子在石磊头上动了起来，石磊说：“师傅，前面

有家叫‘新感觉’的理发店，68元一个头，而你这里才10元，
真是良心价呀！”

老师傅笑一笑，谦虚地说：“人家68元是高级技师，而我
只是个剃头匠，没法跟人家比。”

石磊看着镜子里动作麻利的老师傅，说道：“68元的高级
技师，估计还不如您这10元的老师傅理得好呢。”

师傅一听这话，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聚到了一起，说道：“小
伙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必须拿出我的最高技艺！”

一刻钟后，师傅解开围裙，对石磊说：“好了，小伙子你看
看，是否满意？”

石磊凑近了镜子，瞧瞧左边，看看右边，然后竖起大拇指，
笑着说：“不愧是老师傅，我就说您的技术肯定比前面那家好，
果不其然啊。”

老师傅摆摆手：“你过奖了，人家的确是高级技师，在上海
比赛还拿过奖呢，我真比不了。”

石磊摇着头，看着老师傅动情地说：“都说同行是冤家，只
会相互诋毁，没想到老师傅您太善良了，自己的技术明明这么
好，却一直对冤家赞不绝口。”

老师傅尴尬地对石磊笑了笑，嘀咕一句：“谁叫这冤家是
我孙子呢！”

在人生的长河里，总会泛起你意想不到的
浪花。我与远在新疆的奇平哥之间结下的兄
弟情缘，则是这些美丽浪花中最奇特、最炫丽
的一朵，它的绽放让我如沐春风，而它的凋谢
则令我黯然神伤。

事情还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我读小学
时，夏天的一个晚上，月光明亮，我在自家门前
玩，父亲突然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你有个
哥哥在常德，现在也不晓得还在不在人世。”我
被父亲说懵了，因为我天天和三个姐姐、一个
妹妹在一起（大姐虽然出嫁了，但嫁在本村，天
天见面），压根不知道还有一个哥哥在外地。

父亲慢慢地讲了起来：原来，父亲有两段
婚姻，第一位夫人是从柘木乡桥港村嫁过来
的罗姓妈妈，1947年底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
太平，长得虎头虎脑，甚是可爱。1948年夏，
老家发洪水，父亲一家三口随族兄一家外出
打鱼谋生，辗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沅江边上的陬市镇。在这里，父亲遭遇了人
生的重大劫难，先是父亲一家与族兄意外走
散，联系不上，接着罗妈妈染病身亡，此时的
太平哥才六、七个月，父亲在人地生疏的地
方，举目无亲，几近崩溃。因为之前为罗妈妈
抓药，认识了陬市街上的药铺老板，老板见父
亲遭遇了这样的变故，建议父亲把儿子借给

（我们老家叫送养，常德当地叫借）家住陬市
上游鹭鸶洲村的张晓庭夫妇做养子。开始，
父亲有些犹豫，想把儿子带回老家，因为不清
楚张晓庭夫妇的为人，怕儿子长大后过得不
好。药铺老板介绍说，张晓庭是沅江上贩木
排的，家境尚可，夫妇俩为人忠厚善良，膝下
无子，一定会善待借来的儿子的。父亲看着
嗷嗷待哺的太平哥，虽千般不舍，却万般无
奈，只好同意送养。晓庭伯伯夫妇把太平哥
接回家中抚养了几天，甚是疼爱，深怕父亲反
悔要回孩子，提出让父亲立下字凭，载明无论
什么情况，都不能再来常德认亲。父亲理解
晓庭伯伯夫妇的一片苦心，在药铺老板的见
证下，父亲含泪在字凭上按下了手印。就这
样，父亲暖融融的一家三口出门，在经历了撕
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之后，只身一人回到了老
家。父亲讲到这里，眼里噙满了泪水，哽咽得
讲不下去了。我看到月光下潸然泪下的父
亲，不知所措，说不出一句话。

这个场景，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
它却像刀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久不磨灭。试
想，丧妻之痛、骨肉分离接连发生在一个人身
上，怎不令人肝肠寸断！真不知道，无助的父
亲是如何跌跌撞撞地回到老家的。记得当时，
父亲只是跟我说，每当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
喉咙鼓都是硬的。唉，可怜的父亲！

回想起小时候，父亲对我们姐弟呵护有
加，我们做错了事，气头上他也会对我们吼几
声，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从不动我们一个手
指头。现在想来，他内心深处一定有着当年刻
骨铭心的弃子之痛。

父亲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传统道德观念
根深蒂固，当年他在字凭上按下了手印，就得
恪守信诺，加上后来有了我们姐弟几人，给了
他莫大的安慰，他就把这份伤痛深深地埋在了
心底，直到那个月光如水的夏夜，他不知为何
忽然跟我讲起了这段令人无比伤感的往事。

至此，我知道了自己还有一个哥哥远在异

乡，并萌发了去找他的愿望。但那时的我还是
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学生，只能把这份心事暂且
放下。

参加工作后，我曾经按照父亲提供的线
索，写了几封信，但都被退回。1993年春，两
个姐夫到县城找我说，随着年龄增大，父亲找
儿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约我一起去一
趟常德，了却父亲的心愿。我当即请了假，兄
弟三人动身前往常德。

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我们转了四次
车，凌晨三点才赶到常德，找了一家小旅店住
下。虽然奔波了一整天，可我怎么也睡不着，
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兄弟团聚，也设想了较坏的
结局。天一亮，我们叫了车，直奔陬市镇，然后
搭乘小三轮到了鹭鸶洲村边。

正如父亲所说的一样，鹭鸶洲是距离陬市
两三华里，坐落在沅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一
下车，我们便遇见了一位中年男子，肩上扛着
重物，应该是附近的人，我们便上前打听，问他
认不认识张晓庭老人。他说，张晓老（当地人
对老人的尊称）与他住得很近，已经去世了，

“你们找他有事么？”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却
回答：“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张晓老的儿子确实
是借的，叫张奇平，现在新疆，经常回来，但他
是河（指沅江）对岸文家的人，而且文家解放前
是我们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户人家，怎么会是
湖北人呢？”我听了后，咯噔一下，心生不祥之
兆。我们边走边说，已经走到村子里，男子指
着一栋比较老旧的房子说，你们看，这就是张
晓老的房子，家里没人，门锁着呢。男子又热
心地向我们介绍了隔壁的一位大嫂，称她是张
奇平的亲戚，可以向她问问情况。我向大嫂说
明了来意，但大嫂说，只知道奇平是对河文家
的儿子，其他不知道。

这时，老房子前聚集了一些人，其中有两
位八十多的老人，我向那位老奶奶打听张晓庭
夫妇是不是收养过一个湖北男孩，奶奶很肯定
地说，在奇平之前，晓老家有个男孩子，三岁多
时生病死了，奇平是后来从文家借的。听罢奶
奶的话，我们三兄弟面面相觑，难过极了。

我围着这栋曾经给太平哥遮风挡雨，庇护
他那弱小生命的老房子转了一圈，心里一酸，
悲从中来。虽然我和太平哥从未谋面，但几十
年来，他一直是父亲心中活泼可爱的长子，父
亲多次念叨太平有多少岁了，肯定生了几个孙
子孙女了。现在，我站在太平哥曾经生活过的
土地上，听到的却是他三岁就不幸夭折的消
息，心情无比沉痛，特别是想到父亲得知这样
的结果，一定悲痛欲绝。

此时，隔壁大嫂要我们在她家吃饭，我们
哪有吃饭的心情，我提出能否把远在新疆张奇
平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大嫂说丈夫知道，但出
门了。我便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兄弟三人
回到了监利。

我害怕亲口把这么残酷的结果告诉父亲，
没有随两位姐夫回老家。2003年元月，刚过
完81岁生日的父亲，带着对客死他乡儿子的
无尽思念和膝下子女儿孙的万千不舍，溘然长
逝。故事本来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另一个令
我伤感的故事开始了。

2011年7月30日，我驾车从湖南益阳到
常德临澧县办事，车上随行的还有两个年轻同
事。接近常德时，我突然想到了苦命的太平

哥，便不由自主地在常德下了高速，在导航的
指引下，很快就到了鹭鸶洲。

十八年过去了，鹭鸶洲变化很大，原来的
平房基本上都改建成了楼房，而张晓老的老房
子孑立在一片楼房之中，略显突兀。但走近一
看，房子经过了改造，比原来矮了一点，木板墙
壁改成了砖墙，门还是紧锁着的。我又围着屋
子转了几圈，心中五味杂陈，父亲让我找哥哥
的声音言犹在耳。

这时，隔壁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哥，好像
觉察到了我的行为，主动问我是不是湖北的兄
弟，我愣了一下，才想起他应该就是奇平哥家
的亲戚，忽然感到很亲切，和他谈了起来。老
大哥叫段贵初，是奇平哥的表兄，他跟我说：

“因为我比你哥哥大几岁，你哥哥死时，我已经
懂事了。你哥哥到晓老家后，改名叫奇平，三
岁时拉肚子，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喝点中药，没
有效，几天就死了，埋的地方我都知道，前些年
搞土地平整，小坟包被推平了。”老大哥的话让
我异常难受。

那天，正值盛夏，暑热难当，贵初大哥把
我们邀到家里，吩咐大嫂切西瓜，上凉茶，很
热情地接待我们。大嫂说：“你走我家门口过
时，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今天可以和新疆的奇
平联系了，贵初有奇平的电话。”我当时有点
纳闷，怎么新疆的哥哥也叫奇平呢？贵初哥
又开口了，他说：“你哥哥很乖巧，晓老夫妇非
常疼爱，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
了，不幸夭折后，晓老夫妇悲痛欲绝，几天关
在家里不出来，急坏了亲戚朋友，后经人介
绍，又借了对河文家的小儿子，比你哥哥稍大
一点，为了不忘记你哥哥，还是取名叫奇平。”
我迫不及待地请贵初哥找到奇平哥的电话号
码，输入手机后显示的是新疆石河子市的号
码，拨通后，请贵初哥作了介绍，我便和奇平
哥通话了。我说：“奇平哥，我找你找的好苦
啊！我哥哥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奇
平哥哽咽了，好一会才说，“兄弟呀！我就是
你亲哥哥，你多年前找我的事，我回家后就都
知道了，但表嫂把你留下的联系方式弄丢了，
我找不到你啊！”电话里，奇平哥把养父母晓
老夫妇如何疼爱我哥，我哥夭折后如何悲痛，
两位老人生前如何念叨要想办法找到哥哥的
父亲等等，跟我讲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和
奇平哥相约，一定要尽快见面。

真的很奇妙，我和奇平哥并无血缘关系，
也从未谋面，但这次通话后，我们彼此就开始
互相牵挂，电话不断。我内心深处就认定了他
就是我的亲哥哥，他也认了我这个弟弟。每隔一
段时间，我都要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如果我的电
话稍稍迟了几天，奇平哥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多
次的交流，让我们更多地互相了解了各自的出身
和家庭情况。奇平哥因为出生在特殊的家庭，在
解放初期急风暴雨的社会变革中遭遇了那个特
殊时期的各种磨难，好在到张晓老家里后，得到
了悉心的呵护，后来辗转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并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养女，过上了安定
的生活。奇平哥在给我讲述这些往事时，没有
怨天尤人，没有愤世嫉俗，倒是对张晓老夫妇的
养育之恩念念不忘，几次在电话里讲得很动
情。他对人生的态度，对社会的认知，是历经风
雨后的淡定，是大彻大悟后的豁达，让我甚是钦
佩，也感染了我，想和他见面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2012年4月，奇平哥打电话给我，老两口
到了广州女儿家。之前他就给我讲过，三个孩
子，大的是女儿，在广州某大学工作，后面两个
是儿子，在石河子工作。我当时正在长沙出差，
接电话后，安排好手头工作，又让老婆从武汉赶
往长沙与我会合，第二天从长沙乘高铁赶赴广
州。高铁上，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设想了与
奇平哥见面的各种情节，老婆笑我高兴得像个
小孩子。

车到站了，我们坐出租车在约定的路口下
车，远远的就看见奇平哥按照事先的约定，手
里拿着红袋子站在路口等我们。我让老婆付
了的士费，自己打开车门向奇平哥奔去，奇平
哥也猜出是我了，疾步向我走来，我叫了一声
奇平哥，两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我的眼
泪刷刷地流淌，奇平哥也热泪盈眶，连声说：

“好兄弟!好兄弟!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和奇平
哥手牵着手走到侄女家，见了嫂嫂、侄女一家
人。嫂嫂是山东人，贤淑善良，和我们交流没
有一点隔阂。侄女知性大方，善解人意，让我
们倍感温馨。之前，奇平哥和嫂嫂在广州照顾
外甥女多年，侄女为他们买了单独的房子。在
餐馆用完餐后，我们便来到哥哥嫂嫂住的地
方，尽情地互吐衷肠，一直聊到深夜才回酒店
休息。在和奇平哥的交谈中，我更真切地感受
到了他特有的气质，他对社会的洞察、对人生
的态度、对世事的评价，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视
角和见解。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几次跟我说，你
亲哥不在了，但你结识了我这个哥哥，这就是
我们兄弟有缘，我们都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
本来，我准备在广州玩两三天，好好享受这温
馨的团聚，但我当时打工的公司老总听说我在
广州，要我尽快赶到广西北海项目处理一个突
发事件，我不得不第二天一早就和奇平哥一家
道别。吃完侄女安排的早茶，我和老婆与奇平
哥和嫂嫂一起合影留念。分手时，奇平哥拉着
我的手，久久不松开，我们约定以后在武汉、新
疆、湖南常德和湖北监利相聚几次，同时与双
方的其他亲友见面。未曾想到的是，这第一次
的分别，竟成了我和奇平哥的永诀。

2020年6月18日晚10点多，我的手机响
了，一看，显示的是新疆奇平哥家的座机号码，
接通后，是嫂嫂的声音，她哀婉地说，“秋平兄
弟啊，你哥哥走了！”“嫂嫂，怎么回事？我前几
天给他打电话，都还好好的，发生了什么事？”
嫂嫂说，“今天上午10点多，你哥哥突然感到
身体不舒服，我扶他下楼，下了一层，他就倒下
了，马上叫了救护车，但等救护车送到医院，已
经回天无术了，医生说应该是急性心肌梗死。”
消息来得如此突然，我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嫂嫂
了，语无伦次地和嫂嫂说了几句，我就挂机
了。冷静了一会，我又拨通了电话，我问嫂嫂，
奇平哥的葬礼是如何安排的？嫂嫂说，目前，
新疆的疫情很严重，所有进出口都关闭了，广
州的女儿心急如焚，也没有办法过来，“我告诉
你消息，是因为你哥哥经常念叨你，说能在晚
年结识你这个弟弟，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听
了嫂嫂的话，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了。这一
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写下了几句话：

两次寻访鹭鸶洲，方得羊城共聚首。
血缘虽非同胞弟，感情更胜亲手足。
遥距千里心相通，神交八载性相投。
痛失兄长我伤悲，长歌当哭涕泗流！

兄弟情缘
□ 张秋平

老 屋
□ 束继敏

一栋三间土坯老屋

是父亲和大哥披星戴月三个月的结晶

在江汉平原的风雨飘摇中

长了三十多年

我成年后背着行囊

在都市的方格里寻梦

成就自我

老屋留在故乡

我的牵挂也留在故乡

魂牵梦绕的老屋

留下兄弟姐妹六人用煤油灯读书身影

承载我儿时的欢乐

还有对父母的追忆

如今

事业有成的弟弟顺遂我们心愿

将老屋改建成别墅

老屋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


